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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四　郵政衣裙

董家住在和平東路二段附近的小街，淵明很早便找到，只等七點半。他按鈴，工人開門。他報上姓名的時候，董夫人已在裏面招呼。他脫鞋進屋，發現襪子有洞，快速地把腳擺進拖鞋。董夫人帶他進「補習房」。弟、姊、妹已圍坐一桌。董夫人說：

「黃老師是你們哥哥的同學，數學很棒，你們先自我介紹，再請教黃老師。」

說完離房，顯然早有經驗。大姊先說：

「我叫董仲芬，念北一女高三。」

淵明聽到北一女，如雷灌耳，愕道：

「北一女？」

仲芬以為他沒聽懂，用全名說了一遍。二弟說：

「我叫董仲義，在建中念初中三。」

么妹說：「我叫董仲芳，在北二女念初中一①。」

淵明道：「你媽媽說你們還有一個弟弟。」

仲芬說：「他叫董仲華，媽媽說四人太多，怕你忙不過來。」

淵明心想，為兒女，董夫人不在乎錢。黃家窮，不得不在乎。他說：

「你們的哥哥念山育中學，我念窩打老道中學。」

仲義道：「媽媽說哥哥和你同學，不同校怎麼同學？」

「這裏有一段故事。我先為你們答疑，再說故事。」

仲芬給他三個式子，有多項式，有行列式，要他分解因子。他想了半小時，沒一點兒頭緒，向仲義及仲芳說：

「你們有甚麼問題？」

仲芳問算術，不一會兒淵明已逐題解決。她現出滿意的微笑。淵明不僅給她答案，並教她解四則題的方法。接着仲義問三角和幾何，他也迎刃而解，說：

「做幾何要用解析法，從起點想，又從終點倒着想。兩路相遇，便得證明②。」

他邊說邊用仲義提出的問題示範，把已知條件看作起點，要證明的結果看作終點。先從已知推，推呀推，每推一步畫一線段，像公車從一站到下一站。然後又從終點倒推，看「甚麼」可以推出結果，又把「甚麼」視為結果，繼續倒推，每推一步連一線段。來去一至數回合，直到兩線端點相遇。他又用另一題作示範，並說可以在開始或半途反設要證明的命題不成立，這樣，得出甚麼矛盾都算證畢，叫「遊車河」，不必拘限於在哪一站下車。解完，說：

「現在輪到你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樂乎？」

仲義自己練習，淵明繼續思考仲芬的題目，心想：

「我不相信窩打老道中學抵不住北一女。」

越好強，越做不出，說：

「你的題目是哪裏來的？」

仲義道：「我的題目是書上的！」

淵明說：「我在跟你姊姊說話。」

仲芬不知他靦腆，說：

「我的題目是老師編的。」

說完把一大本題目遞給他。他見她做一題勾一題，沒勾的三題，他也幫不上忙。轉瞬到點，董夫人捧着西瓜進來，說：

「該休息了，吃西瓜。」

大家洗手吃西瓜。仲義道：

「講講你和哥哥做同學的故事。」

淵明沒心情講，說：

「以後再講。」

他問仲芬道：

「你的習題甚麼時候要交給老師？」

她不知道他在跟自己說話，稍後才發現，以為老師忘掉自己的名字，說：

「我叫董仲芬，題目是用來準備聯考的，不必交。」

淵明鬆一口氣。「數學」和「男女」都向他施壓，禁不住面赧。仲義看到，說：

「姊姊，老師害羞！」

仲芳跟着哥哥怪笑，淵明道：

「我要去了，星期三見。」

三姊弟同時笑，笑他說「我要去了」，有些語無倫次，像要去西天。他背着學生換鞋，然後轉身說：

「伯母再見。」

三個孩子一道兒說：

「老師再見。」

淵明想跟仲芬說「再見」，卻說不出口。

回到宿舍，淵明像是打了敗仗，鬱鬱不樂，次日早上重遊衡陽街，進書店站看，看完一間又一間，足足看了幾小時，發現輔導升學的書籍種類繁多，包括好幾本數學難題題解，裏面註明題目出現於聯考的年代，其中兩題董仲芬問過他。他買了一本關於大專聯考的數學書，又買了一本行列式，吃完豬排麵後，準備乘公車回校苦讀，半路看到一個招牌，上面寫着純吃茶三個大字，好奇地走上樓。侍者帶他去一個靠窗的位子坐下。這裏收茶費五元，任客人坐多久。有人在寫文章，有人在看書，也有人坐着聆聽古典音樂。他翻閱行列式，一頁又一頁，並不覺得困難。

猛攻大專聯考試題兩日，他學了不少絕技，準時來到董家。四人坐定，他說：

「我先教妳那三題。」

仲芬不能命令老師叫自己的名字。她試着適應，注意老師甚麼時候在跟弟妹說話，甚麼時候在跟自己說話。淵明教完以後，膽怯地問她：

「還有沒有別的題目？」

答案是顯然的。她又圈了三題給他。他說：

「仲義和仲芳有沒有問題？

仲芬心想，老師叫弟妹不叫她，不知為甚麼③。淵明也不知為甚麼，只半意識地覺得她年歲接近自己，理論上可以交友，甚至結婚，因此十分敏感，不敢稍越城池。

仲義、仲芳問，淵明答，一如兩天前順利。他教仲義恒等式：從難的一邊開始化簡，如不成功，從另一邊化簡，這樣做下去，化簡到兩邊相等為止，化簡時要儘量用相同的基礎語言，例如用正弦、餘弦來表示所有的三角函數。

對仲芬的題目，他不用普通方法，解答了三題中的兩題，他知道普通方法難不住她。

經過兩週的補習，他得知自己是棒老師：星期五晚上，仲芳傳紙條給仲芬，被他搶去，放進袋裏。仲芳想不到他出此快招，羞得臉都紅了。

回到宿舍，他想起字條，拿出來看：

「我跟媽媽說，老師真棒，應接不暇呢！」

他喜歡仲芳的字條，把它放進《行列式》。這時，蕭何說：

「淵明，你該理髮了。你有沒有女朋友？理個髮更瀟灑！」

淵明正想理髮，問道：

「有甚麼價廉工美的理髮館？」

曹利道：「幸福理髮廳工美價不廉。那裏的小姐漂亮，理完髮還可以投票選理髮小姐！」

吳越道：「多少錢理一次髮？親她嘴行不行？」

明宣道：「十二元。能不能親嘴，你得自己去冒險。」

韋然道：「色情理髮店！」

曹利道：「你心思不正。給漂亮小姐理髮有甚麼不對？」

蕭何道：「你們看曹利的頭同中學生一樣，還說明天要去幸福理髮廳，真是和尚理頭！」

吳越學女孩子說話：

「曹先生，歡迎光臨幸福理髮廳。說曹操，曹操到。今天曹先生一定要投我一票。曹先生請坐，我等，等，等，等曹先生的頭髮長出來！」

眾室友大笑不已。

十二元理一次髮在香港不能說貴，但淵明的理智在跟感情掙扎：想去看女孩，又覺得不應為看女孩理髮。董仲芬說替他理，他喜歡給她理，並想像她用玉手碰，因為這樣想，他不能讓她理！跳舞、理髮、補習，都為「男女」所困，一天不解脫，一天不輕鬆：他只能在書中及夢裏尋顏如玉。當晚，他夢見她替他理髮，不知她是幸福理髮師，是仲芬，是春嶷，是芙蓓，是素英。醒來時窗外窗內都曾細雨點點，十分惱人④-⑥。

【評註】

1 批書人一震，想起「窗外」。

2 兩頭夾攻，好方法！

3 因為你是大女孩！

4 淵明沒寶玉瀟灑，寶玉吃姑娘們嘴上的紅脂，淵明卻連理髮都思前想後。

5 讀「窗外窗內都曾細雨點點，十分惱人」，想到一四五回裏的「借問殘夢何時了，裙裏裙外紅落時」。

6 在男生宿舍，話題常是女生；女生宿舍的話題則常是男生。


